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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石承承） 梅雨期第二场明显降水将于
今天午后开始。

前天的雨下得“天昏地暗”，到了昨天已是晴空万里。
不仅如此，最高气温也一下升到27.9℃，不得不让人怀疑是
不是感受了一回“假梅雨”。

短暂的歇息后，今天我市将再现“蓝天白云、晴空万里、
突然暴风雨”的天气。据市气象台消息，今天我市多云到
阴，中午前后转阴有阵雨、局部地区有雷雨、雨量中等，部分
地区会有大到暴雨。

受降水影响，气温迅速回落，预计今天我市最高气温为
24℃-26℃。

这场降水会下得有点“拖泥带水”。从目前的预报看，
接下去的双休日，我市都将会是阴有阵雨的天气。

今天下午
我市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山村妇女随军北撤

据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顾问王泰栋介绍，“四明山妈
妈”雕像的原型叫翁大花，是四明山一位既平凡又可敬的妇
女。

1945年10月，时任新四军浙东纵队政治委员、浙东区党
委书记的谭启龙与爱人严永洁奉命紧急北撤。当时，他的儿
子谭大凯只有两个多月。

如果带着孩子撤离，路途迢迢，条件艰苦。如果留下，
反动派一定不会放过襁褓中的孩子。正当谭启龙夫妇为这事
犯愁时，一位山村妇女主动站了出来：“我愿意跟随部队北
撤，照顾你们的孩子。”

这位山村妇女就是翁大花。她没读过书，只是个普通平
凡的村妇，她的想法很简单：新四军驻扎在四明山，山里的
人民翻了身，是时候报答他们了。

然而，谭启龙并没有批准她的请求。一方面，翁大花的
儿子裘明星当时也只有几个月大，离不开母亲；另一方面，
前路茫茫，不知何时是归期。

但翁大花心意已决，她把亲生儿子托付给家人。最后，
谭启龙同意她随军北撤。

按照政策，临走前，翁大花的家人可以领取稻谷作为安
家费，可翁大花和丈夫却都拒绝了。

第二天一早，部队出发了。翁大花的丈夫把熟睡的裘明
星放入谷箩，把谭大凯放到另一个谷箩，一路挑着两个孩子
到了上虞。分别的时刻到了，翁大花的丈夫把裘明星带回四
明山，翁大花则抱着谭大凯跟着严永洁先到了无锡，再渡过
长江北上。

据谭大凯的哥哥介绍：“大凯当时年幼，我每天看着大花
妈妈的背影，她牵着骡子，一路北上，到了山东沂蒙山区。”

翁大花走后，杳无音信。裘明星5岁的时候，宁波解放
了。丈夫心里琢磨着翁大花应该差不多回来了，不料盼来的
却是一个红本子——“革命烈士证明书”，上面有“翁大花”
三个触目惊心的字。

王泰栋说，这个故事是在1992年浙东区党委成立五十周
年纪念会上，谭启龙亲口讲的。严永洁同志说：“大花已编入
新四军浙东纵队队伍里了，1947年在沂蒙山因病去世了。”

您知道
“四明山妈妈”吗？

她的故事体现了宁波人
和新四军的浓浓情谊

“陆埠山水情”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示范线暨“四明山
妈妈”雕像揭幕仪式近日在余姚陆埠裘岙村举行。雕像
用花岗石雕成，高6.6米，宽7米。雕像的主角是一位短
发的年轻妈妈，她怀抱婴儿，眼神中满是慈爱和坚定。

“这是一种崇高的爱心”

后来，谭启龙带着60多岁的谭大凯回到裘岙村时说：“大凯，你是吃四
明山妈妈奶长大的，你不能忘了四明山人民。四明山裘岙村还有你的一个兄
弟裘明星，他也是我的孩子。”

裘明星说，谭启龙解放后任浙江省委副书记，曾经把他和父亲接去过杭州，
但他父亲不习惯杭州的生活，回到了四明山，不过谭启龙一直没有忘记他们。

谭启龙逝世后，骨灰葬在了四明山。
王泰栋回忆，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原会长沈宏康曾经对翁大花有很

高的评价，并且说：“翁大花一个普通四明山妇女，为了抚养新四军孩子长大成
人，把亲生儿子留在四明山，又不要安家费，这是什么精神？这是一种崇高的
爱心。”

于是，王泰栋写了一首歌《四明山妈妈恩情深》。2006年，在余姚四明
山陆埠红色工程落成仪式上，宁波市新四军研究会合唱团合唱了这首歌，把
整个活动推向高潮。歌声中，两位头发花白的男人深情相拥，他们是谭大凯
的哥哥和裘明星。谭大凯的哥哥饱含深情地说：“我们是烈士的后代，生在
四明山。我们永远感谢四明山的父老乡亲，永远铭记四明山妈妈的养育之
恩。” 首席记者 王颖 通讯员 王泰栋 周雅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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